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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魏晋时代是中国思想交融的洪流时代，社会的持续动荡不安，复杂文化思想的异军突起。外来文化种子，

在半蒙昧、狂野与强暴的社会中受到欢迎，老庄学说的流行，佛经的翻译，道教的发展，清谈的兴盛造

就了当时魏晋时期多元别样的人生观。笔者从魏晋时代人性觉醒的社会历史条件、学术思想背景以及佛、

道思想泛入等分析其形成原因。充分列举魏晋时代人生观的价值归宿。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从中

汲取宝贵的人生观启示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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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was a torrent era of the fusion of Chinese thought. The society was con-
stantly turbulent, and complex cultural ideas emerged. The seeds of foreign culture are welcomed 
in a semi-ambiguous, wild and violent society. The popularity of Lao Zhuang’s doctrine, the trans-
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 the development of Taoism, and the prosperity of clear talk have 
created a diverse and different outlook on life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at that time.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its formation from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academic ideo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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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l background, and the generalization of Buddhism and Taoist ideas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Fully enumerate the value of the outlook on life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Adhere to the thre-
shold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draw valuable inspiration and value from the outlook on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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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生觉醒的背景 

魏晋时期的人生观。归根结底，它反对人生伦理化的违反本性，更关注人的解放与自由。魏晋时代，

这样一种人生态度转变与人生价值追求对于束缚人各项封建制度、阴谋诈力都是一种有力的抨击。从对

天人一体崇拜的击破，回归关于人自身的思考。魏晋时期的思想文化不是单一的，而是呈现出一种多元

局面。一方面，社会持续的动荡不安，儒学正统逐渐走向衰落；另一方面，玄学虚无的兴盛，释道文化

流行。正是多样文化交融与生成的影响下，魏晋时代的人生观也呈现多元状态。魏晋士人万花缭乱的日

常活动和精神面貌，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独树一帜。本文旨从魏晋思想产生的背景梳理着眼，逐步分析和

探究代表性的魏晋士人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追求，给今时之人如何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以鉴启示。 
(一) 社会历史背景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分裂时间最长，政权更佚频繁。由于门阀氏族社会，阻碍了下层寒窗士子向

上的阶级跃迁通道，门阀氏族在中央朝廷占据着主要的行政权力。很多文人士族最后的价值归宿，越来

越呈现出隐退山林与不问世事，例如嵇康、阮籍等一批竹林隐居的代表人物。魏晋时代是一个“后英雄

时期”[1]，曾经被压制的各种力量突然涌现，大小农民起义也促生这种人性思考觉醒的社会条件。儒学

正在走向无法在动乱社会发挥其德治教化与维护统治作用。儒学只是生活方面繁文缛节的缩影，更多忽

略人本性的发掘与探索。人在魏晋时代是一个被忽略的个体。个体开始凸显追寻自身生命价值的可能性。

人生的趣味得不到释放与溶解，士大夫的个人精神在当时动乱社会条件逐渐失去维护封建纲常的属性。

具现为更加关注自身，关注对人性的思考与发掘。这一点与曹氏风尚所推崇的实用方法得到很大的呼应，

正是由于曹氏司马，何曾等之前所推行法治思想，之前所形成的风尚与人性精神。社会的动荡背景下，

对于英雄不问出处的推崇，封建礼节维护儒家的士大夫便走入一个尴尬的境地。曹氏所推崇的德行与道

德，在政治运用并发挥不了多大作用。儒家的境遇在时代背景下走入礼法名教的形式中，士大夫并得不

到人生的作为与理想的实现。 
(二) 社会文化背景 
在社会持续的动荡不安下，旧有的学术思想与道德文化全部都在发生体系的动摇，人心陷入一种极

端怀疑的时代。宗教情绪最容易显现出来，外来的文化种子就这样广泛深刻的与本土的思想交融，并生

长起来。《抱仆子》中遐览篇中“既生值多难之运，乱靡有定，干戈戚扬，艺文不贵，徒消功夫，苦意

极思，攻微索隐，竟不能禄在其中[2]。”这里指魏晋风尚背景下，艺术与文学发展的迟滞不前，五史三

经并不能满足读书人灵魂寄托，需要真正解决的是不再是寓于政治理想的文人作为。应该转向真正关注

的是人最终的归宿，而佛教阐释的一切成空的教理，道教老子的无为、杨子的为我、列子的贵虚、陈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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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遁世，最能迎合读书人的心理，释、道统居于当时学术思想的热门，很多从儒学士大夫的从政道路

解放出来，开始成为追求自由玄妙的佛学与道学思想。而这些思想都在最初对儒家采取了不遗余力的反

驳与排斥。于是道家追求现世长生为要的养生术，佛家厌世超脱彼岸的观念，不遗余力的影响着当时文

人士大夫思想走向。 
(三) 学术思想背景 
魏晋时代，无论是学术研究上，文艺创作都体现着天人感应的破坏，主要还是体现在道家对于宇宙

本体学说系统阐释。基于汉代的所流行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不再作为宇宙的究极的本源。这样一种学

术思想的倾向，更多是一种浪漫主义与老庄哲学的玄学表征。按照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

一”将天与人的地位划分重新归结到一个比肩的地位，因此原先具有宗教理念的天道观便失去了约束人

间的属性，善恶因果报应自然被消解了，这种观念不存在了，于是人心也就不再受到这样一种天道观的

狭隘限制。更多人表现无所畏惧追寻人生的意义。固有的道德，循旧的礼法，不再牵制人内心的觉醒。

个人主义在魏晋时代盛行，道家所提出的这样一种个人主义与自然主义，都给予当时文人提供一种实现

人生价值实现的可行性路径。道家以自然法则为中心，从当时王弼所言“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

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3]。”可见一斑。这

一段话将当时所盛行的自然主义的思想阐释的很清晰。核心强调达到一种“清净自正，无为自化”的终

极追求。 
以上几点成为魏晋思想关注人个人价值走向的重要原因，极大的催生与促进人生观关注，与促进了

个人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发展。这样一种对于以往学术思想观念的消解，推崇人生观具体构成的卓越进步，

不是单一学术思想集成与发展，归结到底是社会物质条件与各家思想某一部分的综合，它集中性抒发了

当时社会的一个思想单元，开始关注对人的思考，成为孕育魏晋人生观的现实土壤。 

2. 人生归宿的实践内涵 

追寻何种人生的归宿，看似简短的问题实则很难回答。越难回答的问题，越要划分不同衡量人生意

义的参考系，而魏晋时期正是去探寻人生实现的可能与现实契合的一致。人生什么样的具体标准才算获

得人生肯定性的回复与说明。人的价值应该怎么样怎么来实现，魏晋时期，人生的关注点与着眼点，转

向对人的关注，无疑是积极有为的，处于相反的既遇与处境，才会感受到人生的无奈，与人的无处安放，

人最终应该如何实现安身立命正是魏晋时代多元人生观的最好回答。 
(一) 儒家治世观 
所谓儒家的强调的人生该走向何处，立德立功立言，便是人生目标的追求，但魏晋时代从根本上就

去否定这种这种做人本性的意义，儒家的礼法观念在当时社会上层实际仍然保留着一定的地位，礼法观

念与封建制度的根本利益紧密结合。对于国家机器的运转而言，臣服性的做官治世，侍奉王侯。士大夫

大多把关注精力归放到经术之学上，魏书当中记载“自黄初以来，崇立太学二十余年，而寡有成者”[4]
引用。儒学当时面临着名教危机与儒家治世理想的陨落。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到后期推演的谶纬经

学，文人大夫的人生观发生理想与现实重大滑坡，走入难以自拔思想泥沼，接踵而至的社会大动乱更是

揭露了儒学“不周世用”与思想的虚伪与礼节形式对人的束缚与压抑。这一时期儒家人生观也在不可挽

回的遭受理想信念的崩塌与时代性的价值转向危机。“百余年间，儒教尽失矣”[5]这一记载南朝沈约的

记载充分说明了儒家人生观的现实遭遇。 
(二) 机械天命论 
魏晋时期乐天安民的思想，本质上与东汉时期天命观，有着本质属性的不同。东汉时期所言的天命，

是一种可谓之有意识判断的效能主体。人类命运可以用人自身德行行为去转变他，具体阐发“以德配天”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3.127246


马晓柯 
 

 

DOI: 10.12677/acpp.2023.127246 1464 哲学进展 
 

的理念。这种天命理念大多带有相当浓厚的宗教意味。有一定人力可以致胜天命的意思。魏晋时期，其

发生重要变化，其核心所讲的天命其实是基于宇宙学说为中心的自然法则为统构，这样一种天命是自然

而然。人类的智力，不能使其发生迁移与转变。将善恶道德、贤愚贵贱的差异、祸福生灭都受这种自然

力的天命的支配。所以他们所谓的天怒神罚其实就是自然法则为核心天命的展开。其虽然无意识与情感，

但却具有自会自运的机制，将天与人剥离开来，切断了人与天的沟通与联系。这对魏晋时期的人生观的

影响很深刻，《列子·力命篇》：“或贵之而生。或贱者而死，或爱之而厚，或亲之而薄。此似顺也，

非顺也[6]。”其核心阐发的人力的羸弱，积身修德不是无功的吗？这就是魏晋时代消极的人生观，他将

自然的力量推崇到极致，从而摧毁以往人比肩神明的勇气。这样的机械消极的人生观在魏晋时代的大多

数人是一个普遍而广泛的现象，阮籍《大人先生传》“天地之永固，非世俗之所及”[7]也有广泛流出这

样一种人生观，消极避世的人生态度。而阮籍、嵇康、一大批归隐派也恰恰代表了这类机械天命观对文

人大众的广泛波及的影响。 
(三) 逍遥齐物论 
人生在世，终日的奔忙劳苦，古人觉得正是由于，这种有所贪求，所羡妒，所以生出患得患失的心

情。这种心情交织成为人生苦恼的根源。魏晋时期这样人生观在许多文人雅士中都有心境的流露，名仕

阮籍思想由儒而老，再到庄，其剖析庄子的思想；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自然也是没有例外的，

因此天地形成，天地是有其内涵的，因此万物的生成并没有例外，有何差异？其人生观在《达庄论》[8]
明确指出六经不过是琐碎的说教。如此魏晋时代，儒学的失落，不仅为佛教传入、道教的兴起、玄学的

兴起开拓一片自由的天地，这一时期文人士子的思想空前活跃，以老庄思想中超越性的眼光关注对人个

体价值归宿的思考。老庄的价值启示与考虑，所谓逍遥，便是顺情适性，得到自由自在的生命个体形态。

将物的大小、寿的长短，各适其性，各适其情，向秀、郭象的《逍遥游》注“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

之场，则物任其性，事任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9]。达到真正的逍遥之境，必须到达齐物的境界。

逾越物的界限，才能到达逍遥的境界。物的差别只是形体范畴的不同，逍遥的本性是心性的统一，陶渊

明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便是一种物我两忘的状态，趋同了破除物的属性。到了“天地未足为

寿，万物未足为异，足于天然，安于性命”便是逍遥本真的心境了。达到逍遥的首要条件是齐物，只有

从齐物的境界才能走向逍遥境界自适上。正是这样逍遥自适的人生观，使得魏晋许多文人墨客都以隐退

寄居山林为避世追寻内心宁静，而这样一种思想氛围下这样逍遥自适的人生观影响了大多数读书人。以

竹林七贤为代表广泛影响的士大夫也敬仰过这样隐退的生活。 
(四) 养生固身论 
乱世之中另外一种人生观就是保全性命，韬光存晦的思想非常流行。这些思想都是直接相关的保全

性命的来源。与乐天安命的思想不相容，养生论似乎是以寿命延续为主要追求目标。而养生者所追求的

摆脱外物情欲的控制与生命情欲的消耗。嵇康的《养生论》[10]即标注两点要旨，一是导养可以延年，二

是神仙不可力致，因为嵇康看来非积学而后就能成就的，然而嵇康看来，积学亦自有他的意义，因为至

少方可延年益寿。其核心要义指出世人之所以失败，是迟之无恒，且易于受到外部干扰不能内部兼修。

同为竹林七贤的向秀曾做《难养生论》，不过多以世俗性经验认识为谈。葛洪的人生观则是一定程度上

承受了老子“见素抱仆，少私寡欲”当然这样一种道家为基础的养生贯彻着一种出世的人生与修为。既

然人生身名难以得到兼顾，功神自然难以两全。于是主张一种更像精神栖息，不被物欲名利所役，除去

耳目的聪慧，除去福根，远离尘世的退隐，过着躬耕于世、弹咏而唱自娱的生活。处世的维度，则深刻

汲取老子弱道的思想，人若能效法古人，谦以自牧，就不会招致纷争。归结都一起，这些养生论都在排

除用以损耗生命的外物刺激。人就应该处于自然之中，任由其性，自在自为的展开，人应该享受自然的

生命。向秀所言“夫养生非过分，全理近年而已[11] (《养生主》注)。”这是关于魏晋时期养生论的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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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养生只是饱养其应有之生，并非求过分之生，若求之过分之生，则是违反天命自然了。《杨朱篇》：

“身固生之主，物亦养之主。虽全生身，不可有其身，虽不去物，不可有其物。”身虽我有，正是要顺从

天命，有了生的，不得不去考量如何保全它。它力量虽然那么渺小，身体那么柔弱，只要按着养生的路

一步步走下去，也会导引一个好的结果。身体柔弱的属性，加之内有情伤，外有物的影响。有一点则需

要格外注意，智的作用只可用于养生，智巧不可用于贪图，反则不是养生而是伤生了。这在嵇康的《答

难养生论》[10]中多有阐述。“养生五难：名利不灭，此一难也；喜怒不除，此二难也；声色不绝，此三

难也；滋味不绝，此四难也；神虑转发，此五难也。”这一段便是养生的要义，他知道了人的最终结局，

而养生是迟缓其性的一种价值意义的取向。 
(五) 纵欲惰性论 
与养生论理念根本相反的就是纵欲论，两者都区分了人本性的价值侧重，养生论清净质朴才是本真，

强调节制情物以来养身。纵欲者的人生定位，将人生归结为官能的刺激，乐欲能到得到释放。正因为知

道靡不有死，纵欲者在追求个体本性觉醒的过程中，将人生的意义与人生趣味全部放在现世的快乐主义，

这种纵欲消极的人生观，同时排斥反对儒家所倡导的圣贤礼法。因为这种圣贤式人生观在魏晋时期严重

阻碍士人获得实惠的路径。《世说新语·宠礼篇》：“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也，

不如即时一杯酒[12]。”生动地揭示了魏晋时期纵欲论文人更注重现世的快乐，这种思想已经偏执一端，

所以许多具有才华的文人士子不可避免的走向了堕落的人生，类似当时公孙朝、端木叔等。其实魏晋时

代，这样一种放纵的实践深刻影响了士人的精神风貌。 

3. 人生意义的价值启示 

(一) 魏晋人生观积极影响 
1) 促进魏晋时代思想的进步 
魏晋时期人生观虽然有部分厌世的观念表征，但却不会真正脱离生活。反而一定程度上是对生活多

元的积极改造与具体实践。他们都在积极的倡导人生价值的意义，要求着当下背景的幸福与快乐。不过

他们追求快乐的途径与方法不同，他们所体现一批魏晋人士，都以一种逍遥自适的人生观，欢喜的离开

紊乱污浊的现实社会，寄情山水式留下关于人生思考的言语。魏晋人士的灵魂就是以浪漫主义热烈怀疑

的态度与革新的精神，推倒传统道德束缚的经学枷锁，以其解放自由的态度，切实关注自我的人生的意

义。发展自己研究的思想倾向，个体人生价值归宿得到极大的消解。唐代的佛学，宋明的理学，都在这

时播下了种子，一个时代的思想集成源自多维人生的思考与发掘。 
2) 丰富魏晋人生观体系形成 
儒家治世的理想与逍遥养生的境界，这类型人生观都极大促进当时文人士大夫的个人精神的发展，

成为心性与具念的有机统一。应该具体指出的是这种儒家治世的观念被老庄为统筹的沟通与加强了，个

人致力于这种儒本玄学化的表达，此历程中，实际是文人调和“有”“无”观念。另外佛空思想阐明逍

遥意义，个体在达到“物物而不物于物”真正逍遥的意义用佛理终极进行解答，个体也在讨论空无的真

义彼此其实互为一种消解，从而达到身心的具体契合。以老庄本学去解释经学玄学表达与佛理成空的奥

义，是一种对内的调和，对外的兼容并蓄。思想的进步，将外来思想吸收到中国哲学之中，使他们混合

起来而更容易理解。同时也丰富了这些代表人物人生观具体向度，为当时魏晋时期许多思想如例王弼、

支道生、阮籍、嵇康等提供了人生具体可循的实践方案，填充着整个魏晋时代中国哲学人生观重要章节。 
(二) 魏晋人生观消极影响 
1) 人生观价值走向的偏离 
由上面列举的人生观具体实践向度，部分纵欲者，思想走向极端，他们的理想人生更多转为穷奢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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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的生活作风，如阮籍等贤士纵酒、糜竺、王恺、石崇等人的穷奢极欲，对当时社会风气与伦理道德都

是一种极大破坏，隐逸士气盛行加剧了这种消极思想的蔓延，平心来看，无论是逍遥养生，或是纵欲，

人生观的建构都是残缺的、不健全。这样人生观便是违反人类进化的法则，缺少对救世的精神。对自我

所抨击的损性伤生其实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具体性例证，逍遥论者，最高成为了陶渊明一样的雅士，

更多则是躲在深山纵欲过度，身居山谷却是其实还是心怀利禄，对于现实他们是不满的，导致过于玄妙，

过于机械教条，这些危身害生而满足肉体官能的需求充斥着大部分文人的思想。 
2) 物质社会生产力的破坏 
智识阶级的普遍觉醒，激起思想变动的激流，宗教势力裹挟了民众精神领域，一般读书人的隐世、

遁世。附庸风雅与贪生畏死，故作逍遥的心境。冲击着维系社会儒学道德的衰微，玄学与清谈，老庄思

想盛行、隐遁养生的学说，佛理成空与道家无为，支配当时绝大多数人精神内心。当时时代，缺乏一种

真正求真变革、步履向前的魄力。在当时弥漫消极无为与崇尚圆觉，隐逸高洁与消遣自居的氛围下，社

会生产力不可避免遭受到巨大的影响。从汉桓帝算起到晋武帝太康元年，中国历史上人口减至 1600 万左

右，人口下降 4000 万左右，社会饱含的深重危机，大量人口流离失所，精神信仰的强烈动摇，魏晋时代

为代表的人生观将这样反作用叠加到了一种极端的程度。政治不由走向混乱，杀戮不止，一种弥散浪漫

主义学术思想与普遍深重的社会时代于中国历史长河缓缓流过。 
(三) 魏晋人生观当下价值 
古人魏晋时期形成丰富多元的人生观具体实践。现实之中，人生观的问题是每一个人需要关注和考

量的。它关乎到每一个具体的人，人生走向与价值归属，当然魏晋时期人生观也留下了热烈的浪漫主义

精神。构成一个时代的多元色彩。他们在当时动荡环境，从伦理道德与传统思想中抽离出来，对宇宙、

人本、文学，都有着大胆而独到的见解。而且一些宝贵而富有做人品性传承至今。他们屈从着时代的洪

流，多方面寻找着精神的慰安，或是酒色的沉浸、药石火炼、音乐狂想、宗教痴迷，这些都让魏晋时代

留下其风度的独特印记。当然同时不可避免的造成人生观的颓废与儒学崩塌，过于玄虚的使得当时文人

士子充斥着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这些都加剧利己思想而缺乏真正革新的精神，大批士人在社会治理的

治世道路上陨落了。对于现世的不满，他们把不满意的情绪最终寄托到宗教上来。社会层面加重了普通

民众的深重灾难。 
诸上述人生观的都给予我们个体以人生的思考，将古代贤者所流传至今的传统文化与优秀品质兼容

并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断融合自身对优秀传统文化与优秀品质的领悟与理解，一个国家与民族的

灵魂就是文化的底色，体现着一个国家千百年积淀的精神力量。而魏晋风度之中关于人生观的重要篇章，

经过岁月的凝华与历史的考验，对于人生观的考量，是每一个人都要思考的事情。是我们使得人生更有

意义的灯塔导引。只有去汲取这些古人所传承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与贤人的优秀品质。从中汲取文化自

信，发扬其中优秀的文化，形成与人生相互契合的内驱力，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树立科学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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